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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画《三门峡工地》，作者吴作人，中国美术馆藏。

稽史可知，闻名古今的儒教鼻祖孔老夫子
周游列国讲学布道，却始终不曾入得西秦；而被
人们誉为“新文化旗手”的鲁迅先生，则于 1924
年西扣关门，讲学西安，遍览古都名胜，观赏易
俗社秦腔，往返流连于西京道上的雄山丽水，留
下不少令人乐道的佳话。

黄河弄险

1924年 7月 13日午后，从潼关渡口船上下
来了十几个特殊的人，他们便是陕西省府邀请
来西安讲学的著名学者和教授。其中，最具代
表性的有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王桐龄、李顺卿，南
开大学教授李济、蒋廷黻、陈定谟，前北京大学
理科学长夏浮筠，《晨报》记者孙伏园，京报记者
王小隐等。这群人中间，有一位身穿长衫，留着

“一”字胡子，脸布烟容的先生。他就是新文学
大家鲁迅先生。

回想从陕州（今河南省三门峡市陕州区）到
潼关这一段水路上的险情，众人都有点后怕，唯
独鲁迅先生乐呵呵的，好像不大在乎。

原来这一路交通极不方便，水路尤为艰
险。7月7日夜，鲁迅一行10余人在北大学生韩
城人王捷三陪同下，乘火车从北京西站出发，7
月9日夜抵陕州观音堂车站。

20世纪初，陇海铁路往西只修到这里，虑及
豫西一带常有土匪滋扰，鲁迅一行只好弃车登
舟，沿黄河逆流而上。上船以后，河上风雨大
作，彻夜不息。西安方面派来迎接的省长公署
秘书张辛南唯恐发生不测，不时出仓探望水情，
惹得船主不高兴，甚至对他发了一通脾气。原
来在黄河上行船的人忌讳比较多，怕在危急时
刻这样不停进出会惊怒龙王。

直到第二日风雨停息后，船主才告诉张辛
南，昨夜船倒退十余里，幸好未倒退到鬼门关
（陕州附近黄河中有砥柱山，将黄河分为人、鬼、
神三门，船只有从人门中过才可平安）便停住
了，否则就没救了，于是一船人欢庆重生。

黄河上的船，大都是民船。这种船，船顶十
分低矮，舱内也甚是狭窄，比绍兴三月大户人家
上坟用的乌篷船还小。一行人在舱里，卧则屈
膝，坐则折腰，立则鞠躬，人人终日抱膝长吟，加
之这些人中大多为北方人，不惯于在船上“出
恭”，甚是煎熬。而鲁迅先生因为从小生在水
乡，也许对坐船早已习惯了，所以不像同船的其
他人那样感到难熬，相反，还颇有几分兴致。他
每日总是盘腿坐在舱中央，给大家讲故事，逗得
众人哄然大笑。

船过了灵宝以后，便驶入古时的函谷。一
般人都知道，黄河的河床高出地面，但这是下游
的情形，中游并不如此。从这里到潼关一段，平
地都比河面高出三五丈，在船中望去，似乎两岸
都是高山，其实山顶也是平地。河床非常稳固，
既不会泛滥，更不会改道，与下游情势大不相
同。人坐在船里，犹如坐在一个长长的匣子里
一样，这就是函谷得名的缘由。这一带地形复
杂，水路也是如此。自陕州到潼关九十多公里
水道，竟走了四天半时间！

13日中午，坐在船上，大老远便可以望见巍
峨的潼关城楼了。

初入潼关

船一入潼关地面，便如同到了江南，不像豫
西一带的荒凉萧条。凡北方气温能种植的树木
花草，如数丈高的左公柳、一片片的青竹，还有
临河池塘上红红白白的荷花，这里到处皆是。
但江南的景色，全点染在平面上，高的无非是
山，低的无非是水而已，潼关却不同，就是平地
上也有许多起伏不平之势，足见其秀色中多了
几分雄浑之气。

鲁迅一行走到码头上，早有奉省府令前来
迎接的当地驻军等候。他们恭敬殷勤地把鲁迅
10余人一一扶上骡车，一声响鞭，一直拉到潼关
城内歇息。

洗完脸，喝罢茶，一行人便步出停车场大
门，站在城内的象山山坡上，观赏潼关的雄丽景
色。只见黄河从朔漠而来，与渭、洛二河交汇，
一派浩浩渺渺；南望西岳华山，如通天巨柱拔地
而起，直冲云霄；就在这河岳之间，关西大道犹
如一根细线，横贯东西；而潼关城则前襟大河，
后倚华岳，高踞山头，依巅筑城，虎踞龙盘，气象
森罗，真是三秦锁钥，中华天险！众人看了，自
是赞叹不已。

这时，有人即兴赋诗，亦有人吟诵古人咏潼
关的诗句，如“山势雄三辅，关门扼九州”“连云
列战格，飞鸟不能逾”“终古高云簇此城，秋风吹
散马蹄声。河流大野犹嫌束，山入潼关不解平”

等等。众人一时豪情喷薄，意气风发。
也许一路感受了风寒，鲁迅此时颇感身体

不适，甚至腹泻，遂无心观景，只是劝众人说：
“待归来时再看吧！”刚巧宴席已备好，有接待人
员来请，鲁迅便与众人一道下山。

初见长安

7月 14日晨，鲁迅一行改乘当地驻军的汽
车，离开潼关，继续西行。

当天 9时过华阴，南见华岳群峰攒簇，遮天
蔽日，三峰高插云表，尤称秀绝，有人不禁惊呼
说：“看哉，华山！”还有人吟咏唐人崔颢《行经华
阴》的诗句。鲁迅翘首南望，也发出了“啊”的赞
叹声，说唐人张乔、郑谷、孟郊亦有赞扬华岳的
诗句。一路上，过华县，经渭南，在临潼稍事休
息。鲁迅游了华清宫，泡了温泉澡。下午抵达
西安，下榻西北大学教员宿舍。

3年前，军阀刘镇华掌握了陕西军政大权，
勒民种烟，横征暴敛，纵兵殃民，陕人多不服。
他为了收买人心，便开始施行所谓的“文治”。
经过一番筹备，他于 1923年在原陕西法政专门
学校与李仪祉所办水利道路工程学校基础上重
建了国立西北大学，位置在西安东木头市。为
扩大影响，从1923年开始，刘镇华让时任西北大
学校长的傅铜邀请了一批知名学者前来演讲。
这批演讲者中就有康有为，他于 1923年 10月应
邀到西安讲学，演讲 12次，停留两个多月。次
年，也就是 1924年，国立西北大学又开办“暑期
学校”，傅铜继续邀请全国著名学者到西安讲
学，鲁迅也在邀请之列。

其时，鲁迅在教育部供职，任佥事，分管社
会教育工作，相当于处级公务员，同时也在北
京大学等院校兼任讲师。这里有一个插曲。
此前 1年，也就是 1923年 7月，鲁迅、周作人兄
弟反目，鲁迅携夫人朱安搬离了八道湾老宅，
迁至西三条胡同新家。其实鲁迅最初并不在
西安讲学受邀之列。6月 28日，鲁迅访孙伏园

时，遇到了和他互有往来
的北大学生、《语丝》撰稿
人王品青，聊到了西北大
学暑期讲学的事情。王品
青和时任国立西北大学校
长的河南老乡傅桐极熟，
也知道鲁迅正在构思历史
小说《杨贵妃》，便敦劝鲁
迅到西安去一趟。此时鲁
迅也有出京散心的愿望，
而且他正想给《杨贵妃》小
说的创作找点灵感，因此
便应允。

王品青立即向西北大
学校长傅铜建议邀请鲁
迅。数日后，王品青转交
了傅铜给鲁迅的正式邀请
信。7月 4日，常和王品青
一起拜访鲁迅的陕籍北大
学生王捷三，去鲁迅处约
定了赴西安讲学的时间。

两位北大学生的热情联手，终于促成了鲁迅平
生唯一一次的西北之行。

鲁迅一行进西安城前，途经灞桥，曾下车
观光一番。灞桥在西安城东，即汉长安东门青
门之外，筑于灞水之上，是西京送客折柳赠别
之处。诗人们多有吟咏，又有“灞柳风雪”掌故
流传于世。此桥长如绍兴之东桥，但却比东桥
宽阔，虽是民国初年重修，但却依照原样，所以
古气盎然。鲁迅一行观赏了一番，颇为赞叹。

可西安城内远没有了汉唐长安的景象。用
孙伏园的话说：“现在的长安城里几乎看不见一
点儿唐人的遗迹。只有一点——长安差不多家
家户户门上都贴诗贴画，上面是四首律诗或四
幅山水等类，是别处没有见过的，或者还是唐人
的遗风罢！”

阅市淘宝

抵达西安后，由于西北大学尚未筹备完善，
鲁迅并未开讲，而是去逛庙和古玩市场。

除了 7月下旬那 8天上课之外，他几乎每天
都拉着人“阅市”。就在到西安的当天晚上，他
不顾旅途劳累，即偕孙伏园、王桐龄逛附近街
市。7月20日开学那天早上，他逛街买了造像拓
片四种十枚后，才去参加开幕式。甚至讲完课
当天，虽然下了雷阵雨，但雨一停，他就让孙伏
园陪着去南院门市。这段时间，鲁迅的足迹遍
及西安孔庙、碑林、大小雁塔、荐福寺、大慈恩
寺、南院门、曲江等处。

鲁迅的确是淘古玩的行家。其眼光专业而
独到，西安之行，捡漏多多。他先后在博古堂、
尊古堂、南院门市、南院门阎甘园家等处购得耀
州出土之石刻拓片儿两种（《蔡氏造老君像》四
枚、《张僧庙碑》一枚）、乐妓土寓人两枚、四喜镜
一枚、魌头（打鬼驱疫的面具）两枚、杂造像拓片
四种十枚、小土枭一枚、小土偶人两枚、磁鸠两
枚、磁猿首一枚、彩画鱼龙陶瓶一枚、大小弩机
（一种机械的射箭装置）五具。

鲁迅的淘宝活动惊动了西安古董商，如
尊古堂的“帖贾”便闻讯找上门来，鲁迅从他
手上买了《苍公碑》两枚、《大智禅师碑侧画
像》两枚、《卧龙寺观音像》一枚。陕西省长刘
镇华在送别鲁迅的当天晚上，又送来《颜勤礼
碑》十份和《李二曲集》一部。鲁迅在西安买
古董共计花费 32 元，钱并不算多，收获却不
小，可谓满载而归。以至于 8 月 12 日夜半抵
达北京前门时，税务机关见他所带小古物如
此之多，疑为奇货，甚是刁难，费了好一会儿
口舌才放行。于是，鲁迅雇了辆车，将这一大
堆古董运回家中。

西大讲学

7月21日，鲁迅在西北大学终于开讲。他讲
学的题目是《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听讲的
人，除了西北大学学生，还有陕西教育厅通知的
各地中小学教员和各县劝学所派来的人，以及
自愿报名前来的听众，共有600多人。

鲁迅前后共讲8天，12小时，分别是：7月21
日上午和晚上各 1个小时，22日上午和晚上各 1
个小时，23日上午讲演2小时，24日到26日酷热
难耐，连续 3天都在上午讲演 1小时，28日上下
午各讲1个小时，29日上午讲1个小时。

鲁迅讲学的效果如何？7月31日的《新秦日
报》做了如下报道：“小说大家鲁迅君（即周树
人）……此次来陕虽时日无多，然对于小说方面
已灌输不少之新的知识，拟定于日内开一次欢
迎会，欢宴周君籍联师生间之情感云。”

西北大学暑期学校自开办以来，媒体的负
面报道连篇累牍，诸如讲师口音难懂、讲题过于
深奥又无讲义等批评不绝于耳。但这则新闻认
为，鲁迅的讲演虽然时间较短，但“对于小说方
面，已灌输不少之新的知识”，并且和学生已建
立了一定的感情。当时省内不少中小学教员有
幸领略了鲁迅的讲演。如华阴县乐育高等小学
校长兼教员孟均夫，特地自费到西安亲自聆听
了鲁迅的授课。这说明社会对于鲁迅的讲演效
果还是较为肯定的。

鲁迅所讲题目《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是
纯文学性的，而且又是大家较为熟悉的小说，其
能引起听讲者的兴趣，应在情理之中。据当时
听过鲁迅演讲的陕西教育文化界著名人士刘依
仁回忆：“鲁迅先生的讲演，真如他的文章一样，
理论形象化，绝不抽象笼统，举出代表作品，找
出恰当例证，具体发挥，没有废话，使听者不厌，
并感觉确有独到之处。”

另一位听过鲁迅讲演的西大学生、秦腔剧
作家谢迈千说：“鲁迅先生上堂讲演，总是穿着
白小纺大衫、黑布裤、黑皮鞋，仪容非常严肃。
演讲之前，只在黑板上写个题目，其余一概口
讲，说话非常简要，有时也很幽默，偶尔一笑。”

陕西现代教育名人李瘦枝则回忆：“由于鲁
迅先生的讲演内容丰富，见解深刻，特别是他在
讲演中那种昂扬的战斗精神，感染力很强，不多
几天礼堂上即座无虚席，及至讲到唐宋以后，就
有不少人争不到座位，站着听讲了。”这些人虽
是亲历者，但却是30年后的回忆，未免有记忆误
差和夸饰成分。鲁迅的浙江口音以及过于专业
的选题，对于文化程度偏低的一般听讲者来说，
恐怕和其他讲课的专业学者一样，都有曲高和
寡的缺憾。

鲁迅在西安暑期学校讲演结束后，还应刘
镇华之邀，在讲武堂给士兵讲小说史半小时。
关于鲁迅为什么给讲武堂的士兵也讲小说史，
单演义在1953年《鲁迅先生在西安》手稿中引述
张辛南的回忆和林辰所引述的孙伏园的观点。
张辛南说刘镇华希望鲁迅能讲一个“士兵能了
解并觉兴味的题目”。鲁迅回答说：“我向士兵
讲说是可以的，但是我要讲的题目仍然是小说
史，因为我只会讲小说史。”孙伏园说：“据我所
想，小说史之讲法，本来可浅可深，可严正，亦可
通俗。”林辰认为，孙伏园此说“最为近理”。然
而到 1957年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鲁迅讲学
在西安》中，又增加了王淡如《一段回忆》里的材
料：“军阀刘镇华曾经托人示意，请给士兵讲演
时调换一下题目，意思是说‘你周树人总不肯给
我歌功颂德了么，给士兵打
一下气总可以吧’但结果使
他这个奢望落了空……刘碰
了个软钉子，几乎要马上揪
开‘礼贤下士’的假面具的时
候，经人劝阻，才隐忍住了。
当时的《新秦日报》曾透露了
这个‘兼座怒形于色’的消
息，还被罚地停了几天刊。”
由此得出鲁迅是以此来对抗
军阀的论断。

西北大学鲁迅研究专家
姜彩燕特意查阅了《新秦日
报》1924 年 7 月到 8 月的所
有报纸，对有关暑期学校的
报道进行逐条抄录，未发现

“兼座怒形于色”的报道，而
且从 7月中旬到 8月底，《新
秦日报》每天都正常出刊，
没有出现所谓停刊几日的
状况。因此，不难理解在 50
年代的时代语境下，为了突
出鲁迅“横眉冷对千夫指”
的斗士形象，有意地夸大了
鲁迅与军阀刘镇华之间的

对立。其实，事实并非
如此。从鲁迅当时的日
记可知：7月 24日晚，鲁
迅“赴省长公署”参加了
酒会。8 月 3 日晚，“刘
省长在易俗社设宴演
剧”为鲁迅等人饯行，并
且当夜送来“《颜勤礼
碑》十份，《李二曲》一
部，杞果、蒲陶（葡萄）、
蒺藜、花生各两盒”。可
见，刘镇华对鲁迅还是
极礼遇的，而鲁迅亦是
欣然受之。返京途中，
鲁迅因感激刘镇华的热
情接待，还特意给刘写
了一封答谢信，措辞也
颇客气。绝无回忆者所

云对军阀金刚怒目式的直接对抗。

结缘“易俗”

鲁迅的这次西安之行，除了讲学、逛街、淘
古董，还和易俗社结了缘，留下了一段佳话。

鲁迅与易俗社结缘，主要靠一位绍兴同乡
牵线搭桥。这位同乡便是吕南仲。

吕南仲，浙江绍兴人，清末附生。早年至
陕，曾任省财政厅股长，临潼、渭南、华县、华阴
等县厘金局局长。酷爱秦腔，1919年入易俗社，
任社务委员。1923年 1月被选为社长。他擅长
编剧，一生编剧数十种。代表剧作为《双锦衣》，
为易俗社保留剧目，至今上演不衰。其时，鲁迅
等一批学者来西安讲学，吕南仲以易俗社社长、
绍兴同乡的身份，邀请鲁迅一行观看其剧作《双
锦衣》演出。

对于西安易俗社，鲁迅并不陌生。他在民
国教育部任佥事，兼任第一科科长，主管社会教
育工作。易俗社亦在其管辖范围内。易俗社自
己编演的新剧剧本，送教育部较多，当时鲁迅主
管的通俗教育研究会曾为该社颁发过奖状。鲁
迅来西安讲学时，正是易俗社庆祝建社 12周年
之际，他也想去易俗社看演出。恰逢他的绍兴
同乡现任易俗社社长，且又满腔热忱地相邀，鲁
迅自然是欣然应允。

这次西安之行，鲁迅在 20天里就到易俗社
看了 5个晚上的戏，可谓与该社缘分不浅。7月
16日晚，在吕南仲社长陪同下，鲁迅一行看了易
俗社的看家戏《双锦衣》前本。此剧是吕南仲根
据《宋史纪事本末》创作而成，剧中秦腔角色齐
全，生、旦、净、丑一一亮相。鲁迅观后意犹未
尽，第二天晚上又专程观看了该剧的后本。观
后他赞扬吕南仲说：“以绍兴人能热爱陕西秦
腔，从事编著秦腔剧本并落户秦腔，很难得！”

7月 18日，鲁迅第三次来到易俗社，在吕南
仲陪同下，看了范紫东新编的《大孝传》，过足了
戏瘾。他在当天的日记里写下了“月甚朗”，以
表示其愉悦的心情。一周之后的 7月 26日，在
学生王捷三陪同下，鲁迅第四次到易俗社剧场，
观看了高培支新编的《人月圆》。据当时陪鲁迅
一同看戏的孙伏园回忆：“鲁迅先生……有欣赏
戏剧的能力，因此对易俗社演出的这些节目很
感满意。他每次看完演出后，总是给予好评。”8
月 3日晚，也就是鲁迅离开西安的前一天当晚，
刘镇华在易俗社举办戏曲招待会，为鲁迅等人
饯行，鲁迅欣然赴会。戏曲招待会不卖票，观众
仅有宾客十几号人，一边吃喝，一边看戏。演员
们并不因为人少而草草过场，认真细腻的表演，
令鲁迅格外激动。

其实，鲁迅原本是极力反对戏曲的，认为那
是旧文化，是糟粕，曾经指责戏曲跟不上时代。
他尤恶京剧，鄙视男人扮女人，即使名流大师也
不大喜欢。当年上海文化界欢迎萧伯纳时，鲁
迅与梅兰芳唯一一次会面，也是因此不欢而
散。可这次近距离地接触易俗社，鲁迅对戏曲
的态度却发生了变化。在易俗社，鲁迅听了吕
南仲畅述了秦腔古老的历史，介绍了易俗社是
新兴戏曲学校性质的秦腔学社，有“改良戏
曲，移风易俗”的主导思想，有仿效资产阶级
民主共和制建立的剧社管理体制和组织大纲，
有“以编演多种戏曲，补助社会教育，移风易
俗”的办社宗旨，有“提倡破陈旧戏班的陈规旧
俗，启迪民智”的工作《简章》，有对演职人员
要求的勤、俭、洁、整等“四字社训”。这些主
张和内容，对于提倡新文化运动，致力社会变

革的鲁迅而言，可谓不谋而合，堪称知音。看
了刘箴俗“男扮女”的精彩表演，鲁迅一改先
前看此类戏的不悦和反感，而是连连点头称
赞。陪他一同看刘箴俗表演的孙伏园有一段
话，最能反映出鲁迅的心声：“他说其实刘箴俗
演得的确不坏……至于以男人而扮女人，我也
与夏浮筠（夏元瑮）、刘静波诸先生们，始终持反
对的态度，但那是根本问题，与刘箴俗无关。”

在易俗社看戏期间，鲁迅感慨颇多。他感
到西安地处偏远，交通不便，而能有这样一个立
意提倡社会教育为宗旨的剧社，起移风易俗的
作用，实属难能可贵。为了支持易俗社的戏曲
改革，鲁迅从他的讲学酬金中慨然拿出 50元现
洋捐献给该社。而此时，离易俗社 8月 13日成
立12周年已近，鲁迅又独出机杼，为易俗社题写
了“古调独弹”四字，与此次赴陕讲学的学者们
联署，赠予易俗社，以示祝贺。

“古调独弹”四字，典出唐刘长卿《听弹琴》
中“古调虽自爱，今人不多弹”诗句。一般释为

“不合时宜”的行事。而鲁迅却不随声附和，不
墨守成规。尤其对易俗社这株戏曲界的老树新
花十分欣赏，对其“古调”更是情有独钟。他用

“独”来赞美易俗社独特的政治理念，对戏曲改
革的独特尝试，不同于一般江湖班社的独特管
理体制。这是作为新文化旗手的鲁迅对于易俗
社最高的点赞，至今在西北秦腔间传为美谈。
而这一题词，已成为易俗社永久的骄傲和金字
招牌！

泛舟渭上

鲁迅在西安讲学、游览了整整20天，暑期学
校还未结束，他便和孙伏园、夏元瑮二人向东道
主和听讲学员辞别，8月4日晨即启程返京。

鲁迅乘骡车出东门，至草滩上船，由水路
东行。

5日夜泊渭南，6日夜泊华州，7日下午船抵
华阴县北。

鲁迅去西安时，从潼关到西安旱路经过华
岳脚下，回来又在渭河船上望了华岳一路，于是
发出这样的议论：“华山最感人的地方，在于它
的一个‘瘦’字；它的‘瘦’真是没有法子形容，勉
强谈谈，好像是绸缎铺子里的玻璃柜里，瘦骨伶
仃的铁架子上，披着一匹光亮的绸缎。它如果
是人，一定是耿介自守的……这或者就是华山
之下的居民的象征吧。”

这一夜，鲁迅三人泊船于华阴县北渭上。

影响与收获

西安之行，对于被陕人誉为“小说大家”的
鲁迅文学创作的走向产生了颇大影响。

如前文所说，鲁迅此次应聘西安讲学，其
中亦有为他将要动笔的历史小说《杨贵妃》寻
找灵感的成分。两年前，鲁迅便开始构思这部
小说，甚至将打好的腹稿向他的文友郁达夫、
孙伏园、冯雪峰谈及过。小说采用倒叙法从玄
宗遇刺的那一刹那切入，然后一幕幕地将其一
生倒映出来。鲁迅是带着这个强烈的创作欲
望和无限的憧憬来到古都西安的。可是往事
越千年，当年那个万邦来朝、繁荣强盛、诗意
浓郁的盛唐长安，早已沦落为远离政治经济文
化中心、相对封闭落后的西北老城。这种与盛
唐殊异的景象，不免有些令人失望，找不到想
象中那个长安的影子。这也不可避免地让鲁
迅筹谋了多年的长篇历史小说《杨贵妃》胎死
腹中。

现在还有不少人替鲁迅惋惜，认为将一部
堪与《红楼梦》媲美的名著就这样生生流了产，
实在是民族一大损失。这期望值也未免太高了
点。一部书还不曾着一字，怎能断就它必是《红
楼梦》一样的名著？还是先生有自知之明，既无
灵感，索性弃之。后来斗争的需要，先生专攻杂
文，独领风骚，亦不失为明智之举。

其实，西安之行鲁迅收获还是颇大的。他
从长安昭陵带箭的骏马身上，看到了“汉唐魄力
究竟雄大”，这大抵是鲁迅西安之行的最大收
获。他于此触摸到了民族精神的脉搏，心灵受
到了强烈的震撼和启发，决计“放开度量，大胆
地、无畏地，将新文化尽量地吸收”。他的这一
美学发现，对于中国现代文学与艺术的意义，无
疑是巨大的，也是深远的。这和尚未生产、且前
景未卜的《杨贵妃》相比，其切实、受用之价值，
绝不可同日而语！

鲁 迅 入 秦 讲 学 记
□李高田

鲁迅画像。

陕西教育厅国立西北大学合办暑期学校开学合影（鲁迅先生为2排右起第11人）。


